
从务虚逐渐走向实打实的中美能源气候合作1

中美是全球第一和第二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都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也

都是全球一次能源消耗的冠亚军，在能源和气候领域两国面临着许多相同挑战和

压力。但由于立场、政策、市场环境等差异，中美在促进共同的能源与气候安全

方面存在竞争与合作并存、共同利益与相悖利益交织的局面。中美能源气候合作

通过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和项目形式不断深入，并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等

场合保持了紧密沟通，协调合作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一大亮点。

1. 2009年前：即想靠近又疑虑重重

中美能源气候合作经历了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总统的在政时期，

直到现在的奥巴马总统。能源环境合作在里根、老布什时期相对较少，甚至说相

对消极。克林顿总统的执政时期环境政策有所改变，受到了很大的重视，但到了

小布什时期，环境议题又被搁置，进展缓慢。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一直试图打

造一个巨大的新产业来拉动美国经济再次崛起，绿色能源产业集群成为最好的选

择，导致环境议题在美国政治议题中的地位急剧上升，并且表达了在包括应对气

1 本文即将发表于《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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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等国际热点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愿望，能源环境议题才成为中美两国重要

的外交议题。2009年之前的中美能源气候合作交流主要通过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

架、能源政策对话、油气论坛三种机制逐步展开。

2004年美国能源部与中国发改委重启 1995年美国能源部和中国国家计委关

于能源政策咨询的谅解备忘录，创立了中美能源政策对话，签署了工业能源效率

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对中国 12个最高能耗企业开展能源审计以及支持到美国实地

考察、培训审计员等。此外成立中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论坛，为中美两国政策和

企业领导人探讨各自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提供机会。此外，2006年创设的中美

战略经济对话（SED）机制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首次将能源与环境列为中美合作的

首要议题。2008年 12月的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

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旨在为两国推进能源安全、经济和环境

可持续性发展新的模式。框架确定了未来十年合作优先考虑的五大领域：电力、

清洁水、清洁交通、清洁大气以及森林与湿地保护，并就十年合作框架下五大目

标的行动计划达成一致，继续强调就环境可持续性、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挑战等

方面继进行密切沟通和广泛合作，并签署了《关于建立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的意向

书》。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合作还处于双方相互试探、相互磨合阶段。合作内容

多是经验交流和达成合作意向等，广度不足，深度有限。双方在气候变化方面的

立场更是针锋相对。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虽然两国宣布会在气候变化、节能

减排、新能源领域展开合作，但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美国率先发难，在减排

承诺、“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资金和技术议题等方面与中国针锋相对，导致

联合国气候大会一度陷入僵局，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相指责的战场。

2．2009-2013：沟通释疑，逐步搭建规范化和机制化的合作框架

2009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促使中美两国不

得不坐下来面对面释放疑虑，加强沟通与合作。2009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S&ED）机制建立，称为中美能源气候合作的一个分水岭。能源与气候合作被单

列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合作领域。从历届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成果看，两国能源

气候合作共识不断深化，对话涉及话题范围由少到多、由浅入深，合作形式越来

越规范和机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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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搭建了规范性的合作框架。双方签署了多个政府/部门间合作协议，创

建了中美油气论坛、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和中美可再生能源工业论坛三个双边机制，

五国能源部长会议、全球核能合作伙伴计划 GNEP部长级会议和国际先进生物燃

料大会三个多边机制，以及一个研究中心——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和一个

企业平台——ECP，即中美能源合作项目。

（2）成立可再生能源相关工作组，具体推进合作工作。2009年的首轮 S&ED

对话将可再生能源合作列为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议题。中美国双方签署了

建立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和核安全合作的合作备忘录及中美页岩气资源工作

组工作计划等重要文件，发表了《中美能源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启动了“中美

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进程，明确双方将在再生能源路线图（规划）、政策和融

资、可再生能源技术、生物燃料、可再生能源标准、检测和认证等方面加强合作，

并成立了政策规划、风能、太阳能、并网、标准认证等五个工作组，具体推进相

关合作。

（3）成立产学研联盟，推动科技合作。从原先主要的美国能源公司对华能源

资源的勘探、开采投资和销售升级到传统能源新技术应用及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效

技术的联合研讨，并建立了中美清洁煤产学研联盟、建筑能效产学研联盟和清洁

能源汽车产学研联盟。2012年第三届中美能效论坛上中美双方又签署了四份新的

能效合作协议。

（4）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传递积极信号。首轮

S&ED对话确认建立双边气候变化政策对话与合作机制，并拟定了七个对话与合作

的具体领域，掀开了中美在气候变化、环保、能源等领域既博弈又合作的新篇章。

2012年两国签订《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在中美 S&ED框架下成立气候

变化工作组，负责确定双方在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等领域合作的方式。这是中美双方第一次在对话当中给这能源与气候两个重要议

题专设了专题的工作组。这一声明表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都认识

到双方的有力合作和进一步的行动对于控制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也有利于提高应

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标准。

但这一进程仍然同时存在博弈与竞争合作。能源的上游领域，即“融合接触”，

又“防范遏制”。一方面美国在诸多场合明确强调中美应该在稳定国际能源市场、

保障能源多元供应以及合理高效地利用能源方面加强合作；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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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需求的快速上升会破坏美国的规则和战略。中下游能效合作、非常规能源、

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雷声大、雨点小，弥漫着不信任氛围。美国

抱怨中国的经济和市场环境，认为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

对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封锁，且贸易制裁不断。气候变化方面，一方面双方都意识

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美国又担心减排会削弱本国

高产业的竞争力，坚持按能力减排的原则，要求中国承诺其温室气体排放峰值，

并要求中国在减排问题上接受核查和监督。而对中国关心的低碳技术以知识产权、

国家安全为由拒绝转让；资金方面大力推行公私合作的 PPP融资模式，而不是中

国所希望的持续和稳定的公共资金的方式。

可见，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不仅仅是橄榄枝，中美双方在不断的争执、

磨合中探寻对方底线，以期在不触及对方绝对利益基础上，寻求或创造利益交汇

点，切实推动合作。

3．后 2013：构建日益紧密务实的伙伴关系

2013年后，中美能源气候合作亮点不断，开始从务虚讨论迈入实际操作阶段，

合作广度、深度和规模显著增强。

（1）政府层面。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是中美过去能源与气候合作的共同特点，新一轮的合作

仍然没有离开这一模式。其中的主要平台就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2013年第五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合作具体落实到载重汽车等五大领域。

美国承诺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过程中给予中国公平待遇，并在碳捕集、碳减排等

方面决定开展务实合作，为美国有可能放宽对华民用高科技出口管制释放了信号。

2014年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达成的 100多项共识中，涉及气候变化、

能源、环境议题的几乎占了一半。气候变化工作组在之前达成的合作领域基础上，

进一步扩展到林业和工业锅炉能效、“绿色”港口以及制定和实施非道路移动车

辆及配套柴油发动机清洁计划等新的合作领域。

此外，2014年 11月中美再度联手重拳推出新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公布双方富有雄心的减排计划。美国要全经济范围减排到 2025年在 2005年基础

上减排 26%-28%的目标。中国则提出于 2030年左右达到 CO2排放峰值，并计划到

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左右。这一声明是两国最高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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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层站在战略高度，在考虑各种制约和现实可行性基础上，正式表明两国共同推

进全球气候治理，实现低碳转型的决心和信心，对增强全球互信、重塑联合国多

边机制、助推 2015年巴黎协议达成产生积极影响。它不仅是两国气候政策的变化，

也带来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气象。

2015年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基础上，专

门召开“气候变化问题特别联合会议”，就今年底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技术

问题，包括国家自主决定的减排贡献（INDC）、气候基金的出资和减排目标的测

量报告核查等进行沟通，承诺紧密合作并与其它国家一道解决妨碍巴黎大会达成

的障碍。并在强化政策对话机制下建立新的国内政策对话机制，加强国内政策目

标规划挑战和成功的信息分享，以期实现两国的减排目标。本轮对话也开辟了零

汽车排放等新合作领域。

（2）次政府层面。

2014年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签署了绿色合作伙伴结对计划，并提出

加强省（州）和城市等次国家层面的合作，增强城市间的气候政策、金融和技术

的交流合作。次国家层面合作的加强，标志着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方面进入

新阶段，将为中美地方合作带来新增长点。

（3）科研和企业层面

项目合作是新一轮中美能源气候合作的最大亮点，它表明两国的合作开始从

务虚讨论 向务实有效的技术和项目合作形式转变，合作更趋可操作性。

第五轮 S&ED确立了降低载重汽车排放量、提高碳存储和碳利用、增加建筑和

工业部门能效、“智能电网”建设等 5大合作领域，并计划在利用碳减排技术方

面建立相关大型项目。第六轮 S&ED中八个中美两国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签署了 8

个项目合作文件，涉及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削减氢氟碳化物、城市和水泥行业

的低碳转型等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领域。《中美气候联合声明》中更明确宣布要在

过去两国已经确定的七个合作领域之上，在清洁煤的技术、页岩气的开发、核电

和可再生能源、低碳城市、绿色贸易产品等领域进一步开展合作。

从项目的实际运作看，许多项目上的合作已经为两国带来了利益。以清洁能

源项目为例，中美能源合作项目（ECP）成员已经从最初的 17家增长到目前的 50

多家，下设了 10个工作小组，负责开发工业能效、清洁煤炭、可再生能源、智能

电网、页岩气等领域具有商业可行性的项目。ECP不仅仅是美国能源企业在中国



6

发展的平台，也是中国企业直接赴美投资的平台，为中美未来深化合作提供了制

度保障。比如阿米那能源环保技术公司（LP Amina）参加了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

心（CERC）的联合研发项目和研讨会，并将一台新型分离器安装在中国东部安徽

省的凤台发电厂。通过这次成功的示范，阿米那公司获取了市场信任，将技术推

销到美国电厂直至全球各地。在研究合作中，中美 50多个公司共同参与到项目研

究中。波音、霍尼韦尔、中石油、中国国航等企业合作研发了客机生物燃料。在

该合作项目下，2011年中国一架波音 747飞机试飞成功，本次试飞的航空燃料中，

传统航空煤油与航空生物燃料各占 50%。

可以看出，中美在共同应对能源气候方面的合作正在逐渐超出政府及监管部

门的经验分享范畴，深入到地方及私营部门层面的创新合作，这将有利于气候有

益技术的开发和传播，切实推动国际气候治理的进程。

我们可以想见未来中美的合作仍然有很多潜力可挖。在数轮中美 S&ED对话

中，始终有几项关键议题无法取得实质性推动，比如新能源投资的市场准入、知

识产权保护、贸易壁垒等方面，影响到双边合作的成效。未来合作可以向低碳领

域的产品和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等方面延伸。气候变化工作组的工作范围

也可以从现有的五大领域继续扩展。此外，双方仍然有必要增加在政策方面的协

调，以保持中美能源气候的延续性和协调性，确保两国的持久和长期合作，及在

国际重大场合上的立场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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